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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起，秋意浓，十月的香格里拉美得
摄人心魄。

格桑梅朵的最后一瓣花不知何时凋落，
草原褪去了那抹淡淡的粉红，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更为浓烈的颜色，盛放的狼毒花使草
原变成了一片火红的花海，似血一般的诗篇
写在神秘古老的纸上，读来句句皆惊。

看，那热烈浓郁的红在草原上流淌开
来，大大小小的藏房被这红色所包裹，随处
可见的青稞架是这里最独特的点缀，成群的
牦牛布散其间，依稀可见秋收中的藏民们，
用勤劳回报着大地的馈赠，偶尔飘来几句夹
带着藏味的民歌，陌生的曲调里竟会让你感
到一种莫名的温暖，最妙的是再来一条蜿蜒
流转的河，在蓝得不真实的天空下，慢慢淹
没于花海深处，而晴空白云与地上的红遥相
呼应，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秋色，你
只能用眼睛去寻找，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
去留恋。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像初见狼毒时我一
样好奇，狼毒花真的有毒吗？没错，花如其
名，狼毒花身带毒性，而且比狼还毒，人畜
不能食，故名曰狼毒花。应了周敦颐的那句
话，这道靓丽独特的香城秋景也是可远观而
不可亵玩啊！高原的风霜雨雪，造就了狼毒
不一样的生命特质，传说，困在荒漠里的
人，只要看到了狼毒花，就看到了活下去的
希望，“英雄本色，为爱而活”狼毒花的花
语里也满是铮铮的傲气。

清秋苦短，秋色难留，与其面对着枯草
衰杨悲叹，不如来天堂邂逅狼毒。我只能告
诉你，秋天的香格里拉已经美得不像话了，
如果你来，你定会爱上她，忘了秋寒，忘了
归程，让一整季的想象都在火红的狼毒花里
酝酿，不浓不淡，不悲不喜，心事来得刚刚
好。

越毒越美丽，逢秋不觉悲，这便是狼毒
花海里流淌着的别样秋韵。

秋风渐起，窗外那棵丰满的老树渐渐瘦了下去，
先前密密匝匝的叶子一张一张地被秋风摘下，遗落
满满的一地。沉甸甸的果子也被人们摘了个精光，
只有失望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寻找些什么。整棵树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直楞楞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
秋天讨回什么。

远处的小山也瘦了。春夏时候，绿蓬蓬的一座
山，难得见到一丝缝隙。远远望去，山就像一块泛着
着墨绿的宝玉。树们都融在了一起，分不出彼此。
现在一棵一棵的树似乎拉开距离，稀稀疏疏，像是被
咬出了很多小洞。难得露脸的石头也露出了嶙峋的
脸，乌青乌青的。

成群的鸟儿也销声匿迹，树下飘散着几根稀疏
的羽毛，只剩下几只瑟瑟瘦瘦的乌鸦在干枝上跳上
跳下，似乎寻找一些遗剩的果核，那么饥不择食。

丰茂的田野那么憔悴，那黄澄澄的稻田只剩下
干枯的稻根，像是被剃光了头发，一茬一茬，齐齐整
整。秋天没来的时候，那密密挨挨的稻穗羞涩地低
着头，一眼望不到边。轻风吹来，稻浪滚滚，整个田
野都动荡起来，煞是壮观。秋风就像一把锐利的刀
慢慢地收割着丰盛的原野，就连一只穿梭在草丛里

的蚂蚱也不放过，留下几粒干瘪的稻稗在漫天飞舞。
秋风真的很瘦，吹跑了树叶，吹割了庄稼，把田

野吹得空荡荡的。丰茂的树叶，丰满的田野跑哪里
去了呢？

低头一看，厚厚的树叶铺了一层，把被晒干了一
夏的土地暖暖地盖住。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树叶
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跟母亲拥抱在一起，给母亲
温暖，也让自己充分享受母爱。还有被万物吸干了
乳汁的大地母亲，正等待着孩子们慷慨的回报。树
叶一头钻进母亲的怀抱，又被秋雨浸润，渐渐融化，
滋养着大地母亲贫瘠的身躯，以便来年养育更多的
花草树木，还有庄稼什么的。

那田地里的庄稼早早回到农民伯伯的家里了。
推开院子的门，眼前是一地稻谷，黄灿灿的，推在屋
里，等着翻晒。这满满当当的屋里实在是没办法再
去安顿玉米棒的。农家人自有办法安顿这可爱的胖
家伙，在摘玉米时留苞皮包着，回到家，便掰出一部
分的玉米苞皮，绞成一串串的，挂到等得有些不耐烦
的屋檐下的一根木条上，这根木条的两头是用两条
滑溜溜的铁线串起来的。

那些成熟了的黄豆连根拔起，抖抖根上的泥，便

整蔸整蔸地挑回家，也是几蔸蔸地串在一起，挂在屋
檐下，让风去处理。他们就放心干活去了，待有空
时，再来料理。那时黄豆被风干了，便取下来，用木
槌拍打一阵，一粒粒黄澄澄的豆儿便脱壳而出，可收
回仓里，储存起来；或者磨成粉，做点豆腐或别的什
么。

被秋风弄得满脸通红的辣椒急急往家赶，被勤
劳的农民用一根根细小的绳子把它的柄串成一串串
的，便直刷刷地挂到屋檐下。这一下，这屋檐显得更
加热闹了，长长的屋檐下辣椒是一串接着一串，把屋
檐反衬得红通通，像是春天里一副副生动的对联。
农家人又是很喜欢这样温暖的大红的。这红红火火
的一挂，连整个家也充满了温暖。于是整个冬天，有
这红红的辣椒串在燃烧着，大伙儿都不愁什么寒风
冷雨了。走进农家，这是一道抢眼的风景。

作物就这样一个个挤挤挨挨地被挂到屋檐下，
红的，青的，黄的，一片五彩缤纷，似乎是把整个田野
都搬到了这里，让人看了觉得年成丰收的喜悦。

怪不得秋风那么瘦，原来害怕它的万物都各得
其所，寻到自己最好的归宿，尽情地回报那些辛勤养
育自己的恩人，包括大地，包括农民。

我们搬进新居起，隔壁一套房子一直没
装修，空着没人住，几年，也没见房主来过，
听小区里的人说，房主是水电部门职工，有
钱，自己原有房，这是当初建房时买的，准备
房价再涨时出售，谁知房价近两年一直涨不
起，于是前不久，房主按眼前市场价出售了，
还是比当初购房赚了不少。

新来的邻居，正装修房子，把上下楼梯
弄得脏兮兮。我老伴先是自己动手清扫了
几回，扫完后，又弄得脏兮兮，于是忍不住对
30 多岁的新房主陈女士说，你们收工走时，
把楼梯清扫干净，楼梯上处处沙子、泥巴，下
楼梯脚踩着沙子，容易打滑摔倒。

陈女士脸带歉意说，对不起，我们准备
清扫时，不想你先动手打扫干净了。

我老伴不客气地说，你们运完沙子水
泥，接着打扫干净。

我在旁听老伴话语里有一种让人生气
的味道，忙向陈女士解释道，这楼上住了几
户老人，万一被楼梯上的沙子滑倒，就麻烦，
你们忙，不要紧，我们多打扫几次就是，若有
时间你们就记着打扫，大家是邻居，多做点
无妨，我老伴话重，别记心上。

陈女士说，哪能呢，真对不起，是我们没
做好，你们放心，我们运完沙子和水泥，接着
打扫楼梯。

我点着头，满怀欢喜地进了家门。在家
里老伴数落起我，说我，对她太客气，以后更
会得寸进尺，就是要给点脸色她看看。

我说，老伴啊，不能这样，邻居关系搞
僵，以后想和好就难，一定要开个好头，我们
不要向人家多说，你看人家忙着招待装修工
装修房子，买这买那，哪顾得上，我们多做点
也不会累死人，到时人家看着我们清扫，也
会不好意思。

老伴从鼻子里吼一声，对我说，你等着
吧，现在的人缺少公德，她见我们天天清扫
楼梯，还以为是我们的义务，更不会伸手
扫。你那老同学不是说了吗，他一邻居，还
是老师，怎么样？他们一起十多年邻居，上

下楼梯从不伸手扫一下，垃圾就垃圾，你那
同学爱面子，不好意思对邻居说，就自己动
手扫，一扫就十多年，人家还不是没扫，这样
的邻居，就是要给他脸色看看。

老伴说的不无道理，我那同学，对我说
了多次，他那邻居太没公德，连自己的上下
楼梯也不动手扫扫，几年来都是我同学包下
了似的。

我还是劝老伴说，我们只管打扫就是，
别管那么多，权当锻炼身体。也许是锻炼身
体这句话，让老伴没再作声。后来他们搬进
来了，我对老伴说，见着邻居，态度热情点，
别板着个卖棺材脸，现在是邻居，和气着，若
有什么难处，也能相互帮助。

陈女士见我老伴清扫楼梯，也抢着扫帚
说，阿姨，我来扫，你竭着吧。

我见邻居主动打扫楼梯，心里高兴，这
邻居好相处。

有一次，我出差回来，老伴对我说，前几
天，我不小心下在楼梯上摔倒，正好小陈开
门看到我倒在楼梯上，忙把我扶起，见我只
摔伤皮，没伤骨头，帮着扶进我家，还在受伤
处用手摩擦，这才好多了。

我说，是呀，还是邻居好，俗话说，远亲
不如近邻哩，所以，一定要搞好邻里关系，不
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与邻居闹不和，和
邻居相处，要宽宏大量，最难处的邻居也能
处好。

老伴连连点头说，你说的对，我以前度
量小，度量大，邻里佳。

后来，有时我见老伴做了好吃的，就不
忘给邻居小陈送点，小陈也一样，要是从乡
下回来，总要送我们一点新鲜蔬菜，我们两
家成了很要好的邻居。

有时小陈没事，到我们家坐，我老伴笑
着说，你人好，心好，和你做邻居，是我和老
头子前世修来的福。小陈也高兴地对我老
伴说，和刘师母一家人做邻居，也是我们一
家人前世修来的福气。我说，是啊，我们能
做邻居，是我们两家前世修来的缘分。

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一位老猎
手，是方圆百里公认的最好的猎
手，他到荒山或是野外转上一圈，
一定能满载而归，而其他的猎手
虽然苦练枪法、刀法，苦思猎物的
行动规律，甚至成群结伙共同围
猎，可捕到的猎物还是远远比不
上这位老猎手。

有人问过老猎手，可老人却
一言不发，有人想跟老猎手一起
捕猎，老猎手却一看有人同去，立
刻回家不出门了。时间久了，各
种流言四起，有人说这位老猎手
会法术，有人说老猎手懂得禽言
兽语，有人干脆就说这老猎手就
是一只成精的野兽。

关于老猎手的传说越传越
玄，县城里有个小伙子却不信这
些，他来到村子，决心要找出真
相，他选择了另一种方法——跟
踪老猎人。只不过，想跟踪这位
有着丰富经验的猎手绝非易事，
以前就有很多人因为被老人发现
而被痛骂训斥过，小伙子为了跟
踪成功，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蹲
守。

因为老人每年只出猎十二
次，一个月出猎一次，一个月只捕
能维持一个月的猎物，所以，小伙
子没有等老人出猎时才开始跟踪
蹲守，而是从老人的日常起居便
开始跟踪，只要老人经常去的地
方，小伙子就提前蹲守，一动不
动，老人不走远就绝不现身，就这
样，每一处老人去的地方小伙子
都蹲守过十来次，终于发现了老
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原来，老人每天都会去山上
或是野外闲逛，在确认四周无人
尾随之后，老人便会假装成各种
各样的动物，有大山羊，小水牛，
也有野驴野马，更令人瞠目结舌
的是，有一次，老人居然伪装成了
一只山鸡，他将一丛鲜艳的羽毛
放在头顶，藏在一丛高高的野草
后面，远远看去，还真的像是一只
山鸡。

小伙子恍然大悟，也终于明
白了老猎手捕猎的秘密，也明白
了老猎手为什么从不与他人一起
去捕猎，甚至在打听到有其他猎
手在这片猎区活动便立刻离开
了。原来，老猎手是伪装成了那
些人畜无害的猎物，以此吸引猎
物的出现，然后一击必杀，而他之
所以要事先打听有人没人在这个
地方打猎，是怕被别的猎人误伤。

小伙子得知了老猎手的秘
密，却没有点破，他似有所悟之后
便回到了县城，开始了他的创业
之旅，十年之后，小伙子成为了县
城首富，并把生意做到了省城里。

其实，小伙子成功的秘诀和
老猎手一样，商场如战场，也是一
种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斗智斗勇。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以猎
物的姿态出现，惟有如此，真正的
猎物才会被利益所迷，才能只想
怎么捕捉猎物，却忽略了自身所
处的危境，才能在一心求利之时
反而被对方秒杀，让对方成为了
最厉害的猎手。

捕猎者如此，生意场如此，人
生也是如此。

广告

春天的桃花。那一树粉云，在风里，雨里，
花啊，叶啊，就那样轻轻地摆动，就那么轻轻
地拨动着你的心弦。无论是寻常院落，还是
山巅水涯，无论是伸手可触，还是遥遥远观，
都触目如画，如果有一个春天没有看到桃花，
那时光便是虚度。人说桃花难画，因为她的
静。安静的桃花，伫立在微雨中的桃花，伶俐
的，楚楚动人，如世外仙子降落俗尘，兜揽起
丝丝缕缕的烟火尘色，将枝繁叶茂的人间流
年一一细数。有个关于桃花的典故，北宋石
曼卿被贬海南，逢春雨绵绵，他便携上几斛裹
着红泥的桃核，背上一柄弓箭，将桃核射向万
壑丛中。几年以后，桃花红遍山谷。大概只
有诗人才又这么雅致又浪漫的情怀吧。东坡
曾作诗记：戏将桃核裹红泥，石间散掷如风
雨。坐令空山作锦绣，绮天照海光无数。

夏天的夜晚。“夏则夜，有月的时候自不
待言，五月的黯夜，也有群萤交飞。若是下场
雨什么的，那就更有情味了。”这是《枕草子》
中对夏夜的描述。白天太过炎热，到了晚上，
夜风如水，繁星闪闪，夜虫唧唧，坐在凉席上，
不开灯，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苏子的洞仙歌
有云：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
换。词里花蕊夫人冰肌玉骨，总让我联想到
夏夜的清凉澄澈。如水夏夜，悬置在白日的
炽热和喧嚣之外，让人沉静，那份寂静，是急
管繁弦的岁月里难得的留白。

渐入佳境的秋天，令人欢喜的东西太多，

每天都是澄清的好辰光。郊外的白芒，色彩
斑斓的树叶，铺满落叶的小路，远山的夕阳，
明净深远的河水，果品店里青红黄绿的水果，
田里金黄的稻穗，收割后空旷的田野，高高的
草垛，散落田间的秸秆，空气中飘荡的桂花
香，堆满竹篮的紫色栗子，水泥路上昨夜微雨
的印记，石桥上斑驳的早霜……阳光如蜂蜜
一般，明亮中荡漾着甜蜜的味道，秋天温柔敦
厚如诗，需耐心地逐字去读。

冬日的落梅。枝头盛开之际，梅花之美
自然无可比拟：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
月下逢。恰如花团锦簇的人生，华枝葳蕤，
免不了会被营营扰扰，美便打了折扣。落梅
就不同了，飘扬空中的翩翩花影，包含着一
种意犹未尽的凄美，飘坠之际，自在欣然。
恰如老人回望青春，美人回顾往事，让人慨
叹，更令人低徊。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
身还满。——就是这样的情境。古人早已
深谙此中妙处，那时就有一种很风雅的游
戏，名曰“飞英会”：花开时节，文人雅士邀集
于花架下，微风吹过，花瓣落到谁的杯中，谁
就得饮完此杯，有时阵风吹过，人人杯中皆
浮落花，便举坐痛饮。去年早春，偶见一家
人，自带帐篷围坐于河边树下，彼时梅花盛
放，青草地上落英缤纷，这一家子午餐后就
在帐篷中酣然而卧，夕阳衔山时才携老扶
幼，兴尽而归，着实羡煞周围一帮匆匆忙忙
的走马观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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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慢看
☆吴文兰

狼毒秋韵
☆李晓珊

做邻居也是前世修来的缘
▲刘庆明

秋 风 瘦
■莫景春

独在异乡，看到远郊农田里大片大片
的黄豆成熟了，我又一次想念起远在乡下
的父亲来。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烈日
下，父亲弯着腰背着我，正努力地跨过黄豆
地边的那条小溪。

少时的我体弱多病，每到夏天，“打摆
子”便是我身上的常客。父亲为此忧心忡
忡，待赤脚医生告诉他——只要有蚊子就
会有摆子——那一刻，他才终于放心地叹
了口气。

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放午学的路
上，我鬼使神差，竟和小伙伴说起打摆子的
事来。没想到一语成谶，那天正午饭的光
景，我浑身冰冷，很快又发起高烧。

冰火两重天催生我脑子里，不断幻化
出光怪陆离的大小光圈，往复回放，伸手欲
抓，却倏忽不见。父亲边让小伙伴替我请
假，边慌慌背我赶往大队部卫生室打针
——那时不像现在，感冒什么的非得挂水，
不然不见好。

我紧紧趴在父亲的背上，浑身软绵绵，
脑子里一片混沌。瘦弱的父亲吃力地背起
我，柔弱的肩膀和他身上的温度，至今我仍
能清晰地感觉到。

父亲步履蹒跚，吃力地走在一片黄豆
地里。那片黄豆正黄，叶片打着卷，快到收
割的时节了。豆地不到一亩，南北长，东西
窄。田头有一条小溪，自西向东，生产队插
秧灌地的水，大多流经此处。父亲背着我，
气喘吁吁，试了好几次，才大着胆子，纵身
一跃，跨过了那条小溪。经过豆地，父亲依
然小心翼翼，像是趟着过河。他生怕一不
小心被豆藤绊倒，摔了我。

再回到家中，母亲早重新做好了饭菜，
有红萝卜烧海带，韭菜粉丝，我懒得动一下
筷子。这些都是平常很难吃上的，可我全
无食欲。

父亲站在一边，让我多少吃一点。他
说，多吃饭对治病有好处。我无力地摇摇
头。父亲空等了一会，才不甚甘心地走开。

那些日子里，每天父亲会准时背上我
去卫生室，几天后摆子才依依不舍地离我
而去。

那个时月，父亲虽然瘦削，却很精干。
小学毕业的他是同龄人中少有的识书断字

的文化人，大队书记就安排父亲担当了会
计。按常规，做会计不需要多干队里的体
力活，可父亲不，干起生产队的活来起早摸
黑，像个拼命三郎。

父亲的身体力行，赢得了队里社员们
的拥护和尊重。母亲有时会抱怨，他倒不
去反驳母亲，却拿话来教育我们兄妹三个，
安心做事，多做点事自己不吃亏。

高考那年，我名落孙山。父亲将不悦
闷在心里；后来，听母亲说，起初父亲很生
气，想直接让我回家当一个农民。后来不
知怎么的，父亲改变了主意，让我去复读。
去兰州大学读书时，脑子里没有地理概念
的父亲，只知道兰州在大西北，一个遥远的
地方。临行前，父亲不住地提醒我，在学校
只管念书，家里的事有他呢。

总以为工作后，我会有所起色，谁知时
运不济，诸事不太顺遂。我让父亲操透了
心。可父亲从来没有恨铁不成钢，相反，在
我最艰难困苦的时刻，细心安慰我。我陷
入深深的愧疚之中，我知道，自己这辈子都
无法偿还父亲对我的爱了。父亲知道我的
想法后，笑着对我说：“做父母的疼爱自己
的孩子，天经地义，哪有要还的道理？这又
不是借别人东西。”

如今，一晃多年过去了。父亲瘦削的
肩膀愈加瘦弱，曾经硬朗的腰杆已渐渐弯
成了一张弓。望着渐渐老去的父亲，我的
鼻子一阵发酸。我想，时光要是真能倒流
那该多好！哪怕自己再多打上几回摆子，
经受再多的折磨也心甘情愿。

可惜，无情而苛刻的岁月不会因为我
的好恶，停下他手中的斧凿。父亲头发渐
渐变得稀疏花白，反应也较去年迟钝了许
多，说起一件事，有时他得想很久，才慢吞
吞地回应。即便说的那事才时隔一天，甚
至更短，可对于他，仿佛已历千年。

拨通家里的电话，问起今年的黄豆。
转眼间，父亲就忘记了我刚才的话，却叮嘱
起我来。我哑然无以应答，可我知道，在父
亲的眼里，我再大，也不过是他心里的永远
长不大的孩子。

岁月的河流啊，请您流得慢一点，再慢
一点吧。父亲啊，我真的，真的不想您老去
……

时光你慢些走
□闲敲棋子

最好的猎手最好的猎手
◆◆石兵文石兵文//安永鸿图安永鸿图


